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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国    辽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辽宁省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水平的渐次提高，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也将越来越多。因而，未来十年辽宁省省财政能否支撑社会保障制度平稳、可持续发展，既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社会保障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本课题围绕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展开全面深入研究。首先分析了辽宁省社会保障负担水平演变趋势，通过建立政府财政社会保障负担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找出影响财政社会保障支付能力的主要因素，并测算了辽宁省未来十年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区间，对照低、中、高三方案，计算出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缺口。最后，提出了改善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辽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赵建国
    (在保证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前提下，如何提升辽宁省社会保障的财政支付能力，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事业乃至社会经济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分析

    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是表征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负担轻重差异的重要指标。为衡量不同地区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大小，我们构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对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进行量化分析。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是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一)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的演变趋势及现状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国家为实现社会稳定职能，依法通过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是指一国或地区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总支出。

    为了使数据的比较分析具有延续性，本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指标规定，2006年及以前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2007年及以后的社会保障支出称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通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搜集我国各省份的财政总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计算出辽宁省份的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见表1)。

    由表1可知，2000年—2011年，辽宁省财政总支出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财政支出总额从2000年的518.08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905.85亿元，增长7.54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2000年的110.84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57.36亿元，增长5.93倍。
    2000年—2011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呈现“波浪式”特征。2000年—2002年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呈上升态势，三年间增长了4.33个百分点。2003年—2006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较为平稳，大致在22.21%附近徘徊，从2007年开始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开始逐渐平稳下滑，五年间下降了近6%。

表1  2000—2011年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
支出及财政负担指数

	年份
	财政总支出(亿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亿元)
	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

	2000
	518.08
	110.84
	21.39

	2001
	635.43
	151.58
	23.85

	2002
	690.92
	177.73
	25.72

	2003
	784.38
	196.84
	25.1

	2004
	931.40
	206.88
	22.21

	2005
	1204.36
	263.38
	21.87

	2006
	1422.75
	315.95
	22.21

	2007
	1764.28
	402.98
	22.84

	2008
	2153.43
	469.97
	21.82

	2009
	2682.39
	518.07
	19.31

	2010
	3195.82
	579.84
	18.14

	2011
	3905.85
	657.36
	16.83


    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波浪式”起伏的特征，反映了辽宁省社会保障现实状况。因其独有的重工业基地特性，辽宁省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省财政不得不拨款来解决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问题，因而，2000年—2002年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表现在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方面，这三年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持续上升，且在2002年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达到25.72%最大值。2002年以后，随着下岗工人再就业计划的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相比2000年左右，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略有下降。同时，辽宁省经济发展不断提速，财政总支出的规模不断增大，因而2002年以后，尤其是2007年以后，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指数逐年下降。

    (二)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与其他省份的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省份、直辖市等地区之间的财政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有利于明晰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在全国所处的层次和位置。接下来，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通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获取我国各省份的财政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并计算出各省份的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见表2)。
    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差别很大，各省市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更是苦乐不均。

    首先，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来看，2011年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为657.36亿元，高居全国首位，而西藏的社会保障支出额最低为57.68亿元，全国省域平均社会保障支出为342.16亿元。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几乎是全国平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两倍，是西藏社会保障支出额的11.4倍。这也表明辽宁省对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绝对值比较大，对保障人们基本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2  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保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保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保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保财政负担指数(%)

	北京
	10.94 
	上海
	10.66 
	湖北
	13.98 
	云南
	13.19 

	天津
	9.37 
	江苏
	7.74 
	湖南
	13.76 
	西藏
	7.61 

	河北
	12.05 
	浙江
	7.59 
	广东
	8.17 
	陕西
	12.47 

	山西
	13.60 
	安徽
	11.90 
	广西
	9.85 
	甘肃
	15.59 

	内蒙古
	12.18 
	福建
	8.41 
	海南
	12.07 
	青海
	16.91 

	辽宁
	16.83 
	江西
	10.76 
	重庆
	13.18 
	宁夏
	10.19 

	吉林
	13.58 
	山东
	10.03 
	四川
	13.81 
	新疆
	8.83 

	黑龙江
	14.03 
	河南
	12.90 
	贵州
	8.66 
	全国
	10.17 


    其次，从地区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来看，2011年辽宁省的财政社会保障指数为16.83%，位居全国第二，略低于青海省(16.91%)，而浙江省财政社会保障指数最低，仅为7.59%，财政社会保障指数的极大值是极小值的2.23倍。通过比较发现辽宁省的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比较重，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总量上看，辽宁是支出最多的省份。

    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负担在一些地方呈现不对等的现象，这是由于各地方财政实力不同而导致的。总而言之，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大、财政负担水平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保障当地居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较重的财政负担水平也影响了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辽宁省各地区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分析

    辽宁省各地级市的财政支出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从《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取得，并依据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公式，计算各地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见表3)。

表3  辽宁省各地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
	地区
	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

	沈阳
	17.12
	营口
	16.86

	大连
	14.86
	阜新
	22.89

	鞍山
	19.16
	辽阳
	18.05

	抚顺
	25.39
	盘锦
	13.05

	本溪
	18.33
	铁岭
	11.05

	丹东
	18.27
	朝阳
	20.13

	锦州
	21.46
	葫芦岛
	18.94


    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财政支出总额、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额的差别很大，各地区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水平相当不均衡。

    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来看，2011年沈阳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几乎是全省平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67倍，是铁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额的6倍。整体来看，沈阳、大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财政通常较为宽裕，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也比较多。

    从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来看，2011年抚顺的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为25.39%，位居全省之首，阜新市居第二位，财政社会保障指数的极大值是极小值的2.3倍。除了大连、盘锦、铁岭低于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16.83%)外，其他11个地级市的财政负担水平都比较高。因此，从地区看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苦乐不均，但是多数地级市的财政负担水平比较合理。

    二、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是指公共财政为履行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持续满足公民社会保障需求职责所应提供适度财政资金的能力。学界通常用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来衡量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越高，则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差；相反，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越低，则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相对较强。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层面的因素。
    (一)政府层面的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政府层面的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政府资源掌控能力两个方面。

    1.财政收入。一方面，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社会保障资源在总量和结构上的配置，为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实现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体现了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供给离不开财政的参与。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财政不仅要注入大量资金，而且也是社会保障资金平衡的最后责任人。因此，财政应当在宏观层面上对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起规范和引导责任。

    2.政府资源掌控能力。政府资源掌控能力是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所拥有的手段、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的主要经济社会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以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要实现这些特定目标，就需要政府财政必要的资金支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所以可以用税收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政府资源掌控能力。

    (二)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

    经济因素作为影响社会保障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有决定性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总量的增长，进而影响政府对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实施范围和内容。进入21世纪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只能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从而使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相对较少，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有限。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政府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政府社会保障责任明显增强。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也将增强。

    2.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也影响着社会保障的发展。如果一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很好，社会保障也会对经济发展活动作出较快反应，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反之，经济发展活力不好的国家，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调整力度和效率就会较慢。
    (三)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

    1.人口结构。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高龄化现象的出现，对各国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很大挑战，各国用于应对老龄化状况的财政压力也愈加严峻。一般而言，偏年轻化人口结构的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社会保障费等形式来保证社会保障收入，年轻化社会用于养老、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政府所面临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压力较小；但如果人口结构偏老化，则情况相反，老龄化社会下的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政府就已承担社会养老保障的财政责任，到福利国家建立之时，这种财政责任达到了顶峰。我国当前的人口老化状况也很严重，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养老方面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养老金也面临着巨大的支付缺口，今后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重大。
    2.失业率。社会保障体系中，不仅包括养老、医疗和贫困救助等方面，也包括失业保障。因而，失业率这个因素也会影响政府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而言，当失业率较高时，政府财政往往需要支付很多的失业救助金，以实现自身的失业保障责任；而当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失业率处于低而稳定的状态时，政府财政在失业方面的财政保障压力较小。因此，需要将失业率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三、2013年—2022年辽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合理区间测度

    在社会保障公共需求持续扩大的新形势下，未来十年辽宁省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区间是多少？是否具备供给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支付能力？这是一个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蕴涵的命题。为测算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区间，本文分三个步骤进行：(1)基于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理论和老龄化趋势，测算辽宁省未来十年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下限；(2)结合辽宁省经济发展情况，预测未来十年的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并依据社会保障水平的上下限，计算出辽宁省未来十年低、中、高三种方案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适度规模，并测度出未来十年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区间；(3)以辽宁省未来十年低、中、高三种方案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适度规模为参照，预测辽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进行对比分析，考察辽宁省未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缺口状况。

    (一)2013年—2022年辽宁省社会保障支付能力合理区间测度

    为判定辽宁省未来十年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需测算辽宁省未来十年社会财政保障适度支出规模和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支出规模。为此，首先按照如下逻辑思路展开研究：辽宁省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辽宁省社会保障适度支出→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其次，依据辽宁省现有财政支出规模，预测未来十年财政支出规模。最后，测算辽宁省未来十年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合理区间。

    1.低、中、高三方案下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规模测算

为全面考察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分别选取财政社会保障占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最小值(38%)、平均值(41%)和最大值(43%)三个指标分别作为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低方案、中方案和高方案。基于此，分别可以求出辽宁省未来十年低、中、高三种方案下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适度规模区间(见表4)。
    从三种方案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动态的上下区间看，未来十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

    2.2013年—2022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付能力合理区间

    根据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公式，进一步测算出不同方案下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区间(见表5)。
    由表5发现，低、中、高三种方案下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逐渐递增。从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的下限来看，在低、中、高三种方案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都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2013年—2019年持续平滑下降，从2019年开始，该指数有开始稳步上升；而从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的上限来看，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持续下降。

    我国财政“十二五”规划指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要达到25%。如果参照该指标，在低方案情况下，25%的指标超过了社会保障财政能力下限的动态区间，恰好落在下限的动态区间，这表明在低方案下，辽宁省未来十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付能力是较强的；在中方案情况下，25%的指标超过了社会保障财政能力下限的动态区间，却低于下限的动态区间，这表明在中方案下，辽宁省未来十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付能力是适中的；在高方案情况下，25%的指标稍微超出社会保障财政能力下限的动态区间，却大大低于下限的动态区间，表明高方案下，辽宁省未来十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付能力较弱。
表4  辽宁省低、中、高方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适度规模区间(亿元)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下限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上限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下限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上限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下限
	财政社会保障适度支出

上限

	2013
	1252.49
	1473.03
	1351.37
	1589.32
	1417.29
	1666.85

	2014
	1529.9
	1791.22
	1650.68
	1932.63
	1731.2
	2026.9

	2015
	1869.86
	2179.64
	2017.48
	2351.72
	2115.9
	2466.43

	2016
	2286.57
	2653.93
	2467.09
	2863.45
	2587.44
	3003.13

	2017
	2797.44
	3233.21
	3018.29
	3488.47
	3165.52
	3658.64

	2018
	3423.84
	3940.92
	3694.15
	4252.05
	3874.35
	4459.46

	2019
	4192.03
	4805.72
	4522.98
	5185.12
	4743.61
	5438.05

	2020
	5134.23
	5862.72
	5539.56
	6325.57
	5809.79
	6634.13

	2021
	6290.02
	7154.93
	6786.6
	7719.79
	7117.66
	8096.37

	2022
	7708.01
	8735.02
	8316.54
	9424.63
	8722.22
	9884.37


表5  低、中、高三种方案下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区间(%)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2013
	21.506
	25.293
	23.204
	27.290
	24.336
	28.621

	2014
	21.491
	25.162
	23.188
	27.149
	24.319
	28.473

	2015
	21.479
	25.037
	23.175
	27.014
	24.305
	28.332

	2016
	21.469
	24.918
	23.164
	26.885
	24.294
	28.196

	2017
	21.461
	24.804
	23.155
	26.763
	24.285
	28.068

	2018
	21.456
	24.697
	23.150
	26.647
	24.280
	27.946

	2019
	21.455
	24.595
	23.148
	26.537
	24.278
	27.832

	2020
	21.456
	24.500
	23.150
	26.434
	24.279
	27.724

	2021
	21.460
	24.411
	23.154
	26.338
	24.283
	27.622

	2022
	21.467
	24.327
	23.162
	26.248
	24.291
	27.528


    (三)2013—2022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缺口分析

    基于辽宁省2000—2011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发现由于上年度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有直接影响。所以，对2013—2022年辽宁省生产总值规模用时间序列方法进行预测。预测未来10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建立一阶自回归模型，结果如下(表6)。
表6  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规模预测值(亿元)
	年份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年份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2012
	558.15
	2018
	930.15

	2013
	511.25
	2019
	1039.55

	2014
	580.50
	2020
	1159.55

	2015
	656.20
	2021
	1290.86

	2016
	739.28
	2022
	1535.91

	2017
	830.33
	2023
	1592.79


   将辽宁省未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适度规模进行比较，发现如按照当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增长速度，辽宁省未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一定的支出缺口。
表7显示，在低、中、高三种方案下，辽宁省未来十年都存在一定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并且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具体而言，与低方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下限相比，2013年社会保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缺口为741.24亿元，截止到2022年，支出缺口将扩增到6273.10亿元，是2013年的8.46倍；与上限相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缺口更大，2013年支出缺口为961.79亿元，而2022年则将上涨到7300.1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2.46%。

表7  辽宁省未来十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缺口(亿元)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下限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上限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下限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上限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下限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上限

	2013
	741.24
	961.79
	840.12
	1078.08
	906.04
	1155.61

	2014
	949.50
	1210.82
	1070.28
	1352.23
	1150.8
	1446.51

	2015
	1213.67
	1523.44
	1361.29
	1695.52
	1459.7
	1810.24

	2016
	1547.30
	1914.65
	1727.82
	2124.17
	1848.16
	2263.85

	2017
	1967.10
	2402.88
	2187.95
	2658.13
	2335.19
	2828.3

	2018
	2493.70
	3010.78
	2764.00
	3321.90
	2944.21
	3529.32

	2019
	3152.49
	3766.18
	3483.44
	4145.58
	3704.08
	4398.51

	2020
	3974.79
	4703.28
	4380.12
	5166.13
	4650.35
	5474.69

	2021
	4999.16
	5864.07
	5495.74
	6428.93
	5826.8
	6805.51

	2022
	6273.10
	7300.11
	6881.63
	7989.72
	7287.32
	8449.46


    与中方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下限相比，2013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为840.12亿元，截止到2022年，支出缺口将扩增到6881.63亿元，是2013年的8.2倍；与上限相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缺口更大，2013年支出缺口已突破千亿元，2022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将上涨到7989.7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2.17%。
    与高方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下限相比，2013年社会保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缺口为906.04亿元，截止到2022年，支出缺口将扩增到7287.32亿元，是2013年的8倍；与上限相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缺口更大，2013年支出缺口为1155.61亿元，而2022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缺口将会上涨到8499.46元，年均增长率为22%。
    四、完善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为确保未来具备适度的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辽宁省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适度增加财政投入，优化财政投入结构

    1.适度增加财政投入。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一般来讲，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增速应该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速度。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辽宁省应该逐步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部在《促进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目标顺利完成》的文件中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努力加大投入。财政部“十二五”规划文件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期间，争取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5%。2011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83%，因而，在此基础上，省财政需要适度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争“十二五”期间，从16.83%增加到21%，另外4%需要争取中央财政补助。

    2.优化财政投入结构。作为重工业为主导的特色省份，辽宁省城乡社会保障畸形发展的状况非常突出。当前，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应成为我国和辽宁省社会保障建设的重点。因而，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下，辽宁省应该扭转“重城轻农”的财政收入理念，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有效保障“新农保”、“新农合”等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多策并举拓宽融资渠道

    在人口老龄化愈来愈严峻的形式下，辽宁省未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非常大，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外，还需要积极扩宽其他融资渠道。

    1.发挥专业机构投资保值增值作用以充实社保资金。建议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辽宁省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一是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辽宁省政府可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基金托付协商，达成“委托投资协议”，并规定委托投资年限和预计的投资收益率，将部分社会保障基金委托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运营，通过保值增值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考虑到社会保障基金的特殊性，其在存入银行时，如果银行存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可以通过签订相关协议使其按照市场利率给付，以防止社会保障基金面临贬值风险。

    2.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土地是保障农民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尽管在征地过程中，给予了农民征地补偿，但补偿环节往往因缺乏制度保障和市场化操作，导致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流转收益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考虑到辽宁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加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远远滞后于城市，且保障待遇水平低下，在可预计的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供需缺口将更大。为弥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和不足，建议将县级以上政府土地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出用于建立本级政府的“新农保”基金，为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问题提供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为逐步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和补贴水平创造条件。

    3.通过社会力量充实社保资金。目前，社会力量和社会活动充实社保资金的潜力非常大，可以开辟发行彩票渠道公开募集社保资金，鼓励企业公司和个人捐款筹集社保资金，以及通过举办一系列公益性活动筹集社保资金等。同时，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组织，拓展资金来源。

    4.加强社会保障扩面征缴工作。鼓励更多城镇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从业的农民工、外埠人员、外籍人员等加入职工养老保险，。通过扩面，既能实现企业及从业人员“应参尽参，应保尽保”的目标，提升参保率，增加缴费收入，弥补资金缺口。

    (三)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辽宁省目前不仅退休职工人数占到全国的1/10，且老龄化程度居于全国第四位。同时连续十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也加大了辽宁省养老金的支付压力。2011年辽宁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居于全国之首。近些年来，尽管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尚无法满足社会保障资金的巨大需求。辽宁省政府应该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按照财政“十二五”规划力争实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25%的要求，应至少争取中央财政4%的财政补偿方能保证辽宁省未来十年的财政支付能力。

    (四)加大对部分地级市的财政补助力度

    辽宁省各地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苦乐不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负担在一些地方呈现不对等的现象。以抚顺和阜新为例，两市的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高达25.39%和22.89%，分别高于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8.56个百分点和6.06个百分点。较重的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压力势必会影响这些地区社会保障的持续发展，甚至出现“拆东西，补西墙”的现象。随着老龄化状况加剧，“兜底”的财政压力使原本就很薄弱财力的地方财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因而，省级公共财政应加大对部分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较重地区的财政补助力度。

    (五)建立社会保障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社会保障的财政风险潜伏了巨大危机，社会保障财政是涉及民众的“保命”资金，必须要确保其安全性。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社会保障财政风险的预警或预防性监督，建立科学灵敏的社会保障财政预警机制。

    社会保障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应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风险识别、风险估测和风险评价。就社会保障财政风险识别而言，应当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诸如人口老龄化、失业率、财政收入、人均GDP等主要因素纳入社会保障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并定期分析和预测未来社会保障财政风险的状况。同时，在社会保障财政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进行风险估测，运用计量分析、数量统计等方法测算未来社会保障财政支付风险发生的概率。最后，针对可能发生的社会保障财政风险进行风险应对预案制定。

    (六)建立财政持续稳定投入机制

    我国社会保障财务运行模式的改革引致了巨大的隐性债务，财政应该承担制度转轨的责任，多方筹资，对因转制而给社会保险带来的支付压力承担财政补偿责任。在加大现有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的前提下，政府公共财政应切实承担起制度转轨的成本，建立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稳定投入机制，稳步提高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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